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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岂容篡改 档案铁证如山

———评《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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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一书为２０１４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吉

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整理研究”成果之一，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内容丰富，编排严密，图文并茂；

原始材料，铁证如山，还原历史；罪恶昭彰，事实确凿，戳穿谬论。同时，作为重要史料档案，该书仍有尚待完

善与斟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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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
战争罪恶昭彰、罄竹难书，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

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从１９３１年日军发动九一
八事变至１９４５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东北人

民饱受屈辱１４年的亡国生涯，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８年抗战，终于于１９４５年取得了自１８４０年
鸦片战争以来抵御外侮的首次全面胜利。

众所周知，吉林省长春市曾经是“伪满洲国”的



“首都”———新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部门在

当地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侵华档案。２０１４年，吉林省
档案馆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

目———“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整理研究”，

接着组织专业研究人员会同吉林省内外有关专家、

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取得的研究成果整理成

（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铁证如山：

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一书。通过认真

细致地研读学习，笔者认为该书有如下几个显著

特点：

一、内容丰富，编排严密，图文并茂

《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公布了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明日军侵华罪行的档案，

共计８９件。全书由八个部分组成，具体为：第一部
分“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档案”，第二

部分“反映日本强征‘慰安妇’档案”，第三部分“反

映向７３１部队‘特别移送’人员档案”，第四部分“反
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第五部分“日军暴行档案”，

第六部分“反映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档案”，第

七部分“反映镇压东北抗日联军档案”，第八部分

“反映审讯和虐待美英战俘档案”［１］扉页。每个部分

又分别由“概述”“档案解读”“档案图片”和“参考

译文”构成。其中，“概述”主要是该部分主要内容

介绍，具有主题概括和导读的作用；“档案解读”主

要是对相对应的档案图片的相关背景资料和出处进

行简明扼要的解说；［１］扉页“档案图片”是新发掘的日

本侵华档案的影印图片，在不影响图片质量和读者

阅读的前提下，出版单位还印刷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底纹，体现了档案发

布的权威性，有效保护了档案发布单位的合法权益；

“参考译文”主要是将相对应的档案图片中的日文

翻译成中文，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以及查证真

实的档案资料。客观地讲，该书内容编排严整有序，

装帧设计简洁大气，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厚重感。

二、原始材料，铁证如山，还原历史

据悉，现存吉林省档案馆的日本侵华档案近１０
万卷件。日本关东宪兵队全宗是该馆日军侵华档案

的重要部分，这部分档案是日军自己形成的档案资

料，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侵华时期的各种活动。１９０５

年，日本关东宪兵队于旅顺成立，直属关东都督府。

１９０６年，日本关东宪兵队转归日本宪兵司令部领

导。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５日，日本关东宪兵队根据日本

政府陆军省的军令，进行了改编，设立了关东宪兵队

司令部，转归日本关东军作战序列，并通过它来统辖

和指挥各个日伪警务机构和力量，配合日本关东军，

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２］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对

日本宣战，苏联红军进军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宪兵队

大肆销毁档案，仓促之间还把未来得及销毁的档案

埋于地下。１９５３年，有关单位在建筑施工时，偶然

发现了这批埋藏在关东宪兵司令部旧址的档案。在

当时历史背景下，吉林省公安厅接收了这部分档案

并组织人员进行整理，于１９８２年５月连同编制的检

索工具一并移交吉林省档案馆保管。近年来，吉林

省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整合人员力量，组成多个课

题组，对这批档案进行系统翻译并予以公布。其中，

收入《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的绝大多数档案来源于日本关东宪兵队全宗，少部

分则来源于“伪满中央银行”全宗。档案内容用日

文书写，主要包括报告、规定、月报、要报、电话记录、

动态观察、调查表等，还有一小部分为图片资料。档

案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地域范围

主要是中国东北，涵盖中国华中、华北，最远至东南

亚爪哇地区，具有历史性、客观性、真实性、资料性的

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全书收录各种半年报、月报、

旬报、周报４０余件，其中有关邮政、通信检阅月报

２０余件。１９３７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华北、华

中、华南派遣宪兵队和日军中国驻屯宪兵队也开展

了邮政检阅活动，每月形成《邮政检阅月报》或《通

信检查月报》，并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相互通报。

这些档案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日军侵华有关活动的历

史真相。例如，日军华北派遣队①长野部队藏重部

队古泉正一在写给新县中蒲原郡龟田町吉田常松

的信中说：“在此前的讨伐中杀了一名中国人，心情

不是很好。这些杀人的情景让内地的女人看到了一

定会害怕。刺刀刺人，就像切豆腐一样，刺一两下，

９２１第５期　　　胡　珀，黄彦震：历史岂容篡改 档案铁证如山———评《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①日军华北派遣队翻译为“派遣军”似乎更加准确（笔者注）。



手就开始发抖。”［１］４３１竹内部队俣田队铃木仓寿写

给东京市京桥区港町母亲的信中写道：“临汾市内

中国人尸体横陈，非常恐怖，其中大部分都被狗啃

了。”［１］４７２日军华北派遣乙集团增浏部队佐佐木队

西坪小文在给朝鲜庆南蔚山郡彦阳净田薰子的信

中写道：“昨天，我目睹了野战仓库的三名中国劳

工因偷了仓库的东西被杀的一幕。见一两枪没打

死，就又刺了两三刀。然后挖了个坑，把他们埋

了。”［１］４３４这三封信都是日军宪兵邮政检查过的信

件，不是被没收就是内容被删除，应该不会寄到收

件人手中，但是信中内容使我们对日军侵略暴行

有了具体直观的认识。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前后，日本关东军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绝大

多数档案，因此，今天的人们已不可能查阅到日本

关东军的系统档案。从书中的档案图片亦可以明

显看出，很多档案存在被焚烧过的痕迹，有一些更

是残缺不全或片纸只字，实为没有彻底焚毁或未

烧尽的“劫后余生”的档案。所以说，新发掘的日

军侵华档案是第一手的史料，是原始的历史记录，

更是日军自己留下的如山铁证。

三、罪恶昭彰，事实确凿，戳穿谬论

有关专家指出，新发掘的日本侵华档案“有的

对日本侵华所犯罪行提供了原始证据，有的对早已

被国内外公认的罪行提供了新的佐证”。［１］３其一，涉

及“慰安妇”的档案中发现“慰安妇”与日军配比比

例、采购“慰安妇”资金、强征“慰安妇”等方面的新

证据。书中的两件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

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记载

了南京及周边八个地区军队“慰安”设施等情

况。［１］１１６－１２７其中，南京驻屯兵员概数为 ２５０００名，
“慰安妇”为１４１名，“慰安妇”一人需要应对１７８名
士兵。下关驻屯兵员概数为１２００名，“慰安妇”为６
名，“慰安妇”一人竟然需要应对 ２００名士兵。其
二，首次发现日军在采购“慰安妇”资金方面的档

案。“伪满中央银行”资金部外资课《关于“慰安妇”

采购资金记录》明确记载了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５
年３月用于采购“慰安妇”的资金为５３２万元。该
记录雄辩地证明，“从伪满中央银行转账‘慰安妇’

购买资金，并得到关东军第四课证明许可，赤裸裸地

表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是日本的国家行

为”。［１］１５０北安地方检阅部《邮检月报》档案［１］１７４－１７６

则记载有：军队“慰安所”是士兵消遣的地方，２０名
“慰安妇”都是朝鲜人，受“国家总动员法”约束而在

这里。“国家总动员法”是１９３８年日本政府通过的
法案，其中有“日本政府于战时在国家总动员上，遇

有必要时依法征用帝国臣民”的内容。早在２０世
纪初，朝鲜就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军就是运用

“国家总动员法”来强征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

其三是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提供了南京当时人口

和日军屠杀罪行的新佐证。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８日，日
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

状况调查报告（通牒）》中，［１］４７－６９清楚无误地记载

了日军在实施南京大屠杀前南京人口为１００万，这
份档案直接戳穿了日本右翼“屠杀前南京人口不足

３０万”的欺世谎言。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大阪每日
新闻（奈良版）》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光本的《南京

总攻击观战记》的报道，记叙了“侵入南京的日军３
日内打死８．５万人”，“从下关码头最近的一条街到
扬子江下游尸体绵延二三里的惨状”［１］１０１－１０３。其

四，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档案证实日本大肆

掠夺东北土地和经济资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国

家行为”。档案完全可以证实，所谓“开拓”实为侵

略，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

行为”。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

国人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记录了公主岭山路乡集

合“开拓团”实施收购的三千町土地的有关方案及

措施，由于中国地主强烈反对，暂时中止收购的情

况。［１］５１８－５３３关东宪兵队《对满洲国内日满民族矛盾

等民情调查》记载：“一般民众并不欢迎日本开拓团

的迁入”，“由于他们是集团性活动，所以常常会极

大地压迫和迫害满人民众”。［１］５５３－５５６

四、本书的不完美之处

（一）虽然以“研究”入书名，但是仍不能改变其

“档案文献选编”的性质

尽管专业研究人员和专家学者对这批新发掘

的日军侵华档案的翻译、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该

书也被定位为“近年来对日军侵华档案发掘研究

的最新成果”［１］扉页，但是对照《档案文献编纂学教

程》的相关理论，笔者不揣浅陋，坚持认为该书仍

是以档案原文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次档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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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从与题目相关信息辑录的精全程度来划分，

当代一次档案文献又有汇编（全集）、选编（选集）

两种不同类型。档案文献选编是以特定题目的基

本档案信息的原文择优汇总的出版物 ［３］，因此该

书以“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选编”命名似乎

更加名实相符。

（二）尊重原有历史档案资料要以读者能够无

障碍阅读和理解为前提

“出版说明”中指出：“在‘参考译文’中有些

文字、段落看似编次不清、序号混乱，这是编纂人

员尊重原有历史档案资料所致，也就是说，原历史

档案是什么样，翻译文字也就如实呈现”。［１］扉页通

过逐件阅读，笔者认为本书的一些档案译文确实

令读者如坠雾中，不明就里，由于晦涩难懂、逻辑

不清，因而不能作为史料加以应用。比如，孙吴宪

兵队《关于“特别移送”押送途中“苏联间谍”逃跑

的报告》“参考译文”中“逃走时的状况”记载：黑

河（宪兵）分队佐佐木伍长将“苏联间谍”姜荣泉

“特别移送”到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十二月二十九

日乘坐前往哈尔滨的第３０２次列车第１３号三等卧
铺。该报告的“参考译文”指出，“次日三十日４点
左右到达绥化车站……三点半左右到达哈尔滨

站，稍感觉到放心，于是打了个盹。约过了一个小

时以后，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绥化往南第四站）

时，一觉醒来发现被押送者已经逃走了。”［１］２４４这

段译文在逻辑及常识上明显出现了问题。哈尔滨

站是第３０２次列车的终点站，凌晨４点才到达绥化
车站，怎么可能 ３点半到达哈尔滨站？笔者虽然
没有找到１９４３年黑河———哈尔滨的第３０２次列车
时刻表，但是羊书圣撰写的《逃脱侵华日军７３１部
队魔爪的唯一幸存者》一文却解开了笔者的疑问，

文章写道：“该车第二天（也就是１２月３０日）早上
４时左右到达了绥化站。由于是年底，车内的旅客
很多。宪兵伍长坐在姜荣泉的对面，时刻监视着

他。估计列车还有 ３个小时到达哈尔滨的时候，
宪兵伍长放松了警惕，睡着了。又过了约 １个小
时，列车快进白奎堡站（即绥化南第四站）时，佐佐

木醒来，发现对面的姜荣泉已不见了踪影。”［４］

绥化是黑龙江省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哈尔滨以

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乘客云集，秩序混乱，清晨４
时多，姜荣泉在过了绥化站之后的几个小站逃跑，其

成功率很高。绥化位于今黑龙江省中南部，距哈尔

滨１１２２ｋｍ，按照当时的火车时速计算，确实需要３
个半小时左右抵达哈尔滨站。由此可断定，书中将

“间隔３个半小时”误译为“三点半左右”到达哈尔
滨站。

（三）部分档案的个别中文译文有误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收买土地引起中国人

地主反对情况的通牒》的“参考译文”中有“刘房子

林袁家屯的陈静波（３２岁）及其他两人”，“关于首
题之选，满拓以吉林怀德县刘房子林、朝阳林、大榆

树林等高原熟地为特殊地带为由，实施了开拓政

策”的语句。［１］５３２仔细查看和辨认第５２２页、５２５页
档案图片，所谓“林”字，实为“村”字，我们认为这应

该是日语中的汉字。经过查考相关资料，怀德县为

今吉林省公主岭市之前身，现在公主岭市仍有刘房

子村、朝阳村、大榆树村等地名。日军铁道警护总队

总监部警备科《铁道沿线治安周报（第四十八号）》

第５８６页、５８７页的“参考译文”中有“滨州县宋站”
“墨而根”的字样，经核对５７４页、５８０页档案图片，
这两处原文也是日文中的汉字词汇，实际应为“滨

州（洲）线宋站”、“墨尔根”。此外，第 ５８６页、５８７
页译文中有“王铭贵”字样，查看第５７２页、５７９页档
案图片也是“王铭贵”。“王铭贵”实际应为“王明

贵”之误，至少应该在第５６７页的“档案解读”中标
注为“王铭贵（王明贵）”。

（四）个别档案似与历史事实有差距，应该做存

疑处理，不可贸然下结论

《用历史档案还原历史真相———吉林省新发掘

日本侵华档案综述》中明确指出：“佳木斯日本宪兵

队《特周报（第五号）》记载了赵尚志牺牲情况，并记

录了赵尚志的遗体存放在兴山镇警察署。”［１］１１佳木

斯宪兵队《特周报（第五号）》“档案解读”则记叙

为：“此件档案系佳木斯宪兵队长出口元明昭和十

七年（１９４２年）二月五日《特周报（第五号）》。记载
了被害人身上配有赵尚志、王永孝的印章，尸体存放

在兴山镇警察署。根据日本宪兵队的推测，赵尚志

是在入‘苏’途中与日伪警察交战时牺牲的。”［１］５９０

但是“参考译文”却是“该匪可能是入‘苏’途中交战

而被击毙的”。换言之，档案原文并没有指出被日

军射杀的就是赵尚志本人，况且“正在验尸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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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是，假如昭和十七年（１９４２年）二月五日的
报告时间无误，此事应该发生在二月五日或以前。

但是事实却是赵尚志牺牲于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２日。据
笔者所知，赵尚志牺牲经过撮要记叙如下：１９４１年
１０月，赵尚志率小部队从苏联返回东北。１２月２３
日，吸收采集皮货的青年王永孝加入小部队，队伍扩

大至６人。１９４２年１月中旬，根据苏方关于过界三
个月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必须返回的要求，赵尚志

决定派张凤歧、赵海涛、韩有去苏联汇报情况，他和

其余队员则随后再去。１月中旬至２月上旬，日军
侦知赵尚志小部队行踪后，先后派遣特务刘德山、张

锡蔚混入队伍，潜伏在赵尚志的身边。２月１２日凌
晨，在袭击梧桐河金矿局伪警察分驻所途中，赵尚志

遭到刘德山暗枪伤害，身负重伤被俘，８小时后因伤
势过重壮烈牺牲。２月１４日，赵尚志的遗体被运至
兴山镇警察署。［５－６］由此可见，《特周报（第五号）》

的记载虽然和赵尚志牺牲过程有类似之处（比如

持有赵尚志的印章，发现死者身穿日军服装），但

疑点更多。当时，一些抗联领导人身边的战士经

常带有领导人的印章，为的是证明其番号和所属

部队。比如，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８日杨靖宇的警卫员朱
文范和聂东华在江县东南的大东沟牺牲时，身

上也带有一颗杨靖宇的印章。［７］２１３１９４２年２月初，
特务刘德山在鹤立县北部山区混进赵尚志的小部

队时，也获得了盖有赵尚志印章的副官兼游击队

队长的任职令。［８］因此，印章不能作为证明赵尚志

身份的实物，我们有理由认为佳木斯宪兵队报告

的可能不是赵尚志的牺牲情况。而另一件档案也

给我们留下了思索，关于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东

北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牺牲的情况，传

统的说法是１９４１年３月８日清晨病逝于桦甸县夹
皮沟密营［７］２２０，而《关东宪兵队关于魏拯民牺牲地

的记录》记载的时间是 １９４１年 ３月 ８日 １６时左
右，魏拯民和 ７名第一路军抗联战士在吉林省桦
甸县第七区夹皮沟北部八千米的四道沟八九一高

地被日军突然袭击，双方交战一个半小时，魏拯民

和７名抗联战士壮烈牺牲。［１］５６６此件档案虽然纠正
了魏拯民病逝的说法，证明其是战死，但是此件档

案中也没有明确能证明魏拯民身份的实物，因此

我们只能推测可能是日军向夹皮沟密营发起攻击

时，魏拯民已经去世了。

金无足赤，白璧微瑕，况且指出的问题或许还有

吹毛求疵之嫌，因此这些问题相对于全书的史料价

值、社会影响及教育意义实乃大醇小疵。衷心期待

吉林省档案馆的兰台同仁推出“吉林省档案馆藏日

本侵华档案选编”系列资料集，使更多的历史档案

重见天日，让更多的历史事实得以还原。

２０１４年７月７日，习近平同志出席纪念全民族
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纪念仪式时强调指出，“历史

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铁证如

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的出版正当

其时，意义非凡，真正起到了“让历史讲话，用史实

发言”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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